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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是如今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关于

何谓新文科、为何新文科、如何新文科的文章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事实

上，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者早已将其运用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新文科

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以下简称《新文科》）便是朱振武多年深耕美

国文学研究领域，自觉实践新文科理念的学术成果。这部著作从多维考察、

经典新释、跨界关怀、现实观照、纵横考论、理论审视、彼域探究、交叉融

合、个案聚焦等九个方面出发，对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小说进行了专题式探

讨，为我们理解美国小说的美学风格和主题意蕴提供多维参照。更具启发意

义的是，它突破单一知识的局限，为我们提供大量具有跨学科视野的批评实

例，为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一、跨界融通：文学研究新理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外国文学研究迎来了立足于新基点上的

高潮时期〔……〕在成绩面前，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外国文学研究中仍存在

不少问题”（陈建华 3）。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对所涉领域浅尝辄

止，将西方理论奉若圭臬，缺乏话语创新意识等方面。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

挑战，朱振武提出“当下的文学批评特别需要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学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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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亟待摆脱盲目跟风的无我之境，亟待进入有我之境”（Ⅰ）1。如今我国

所倡导的新文科正是一剂摆脱固化思维、实现学术创新的良方。

何为“新文科”？所谓“新”自然是相对“旧”而言。传统文科是学问

分而治之的产物，“它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之间

重新分割了这个世界，重新构成了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说，世界因学科而断裂”

（张江 7）。在这种分工思维的影响下，专治某一领域的文学研究者往往拘

囿于一定的学科范畴，鲜少再关涉与研究对象无关的知识，最终将研究做成

了所谓的“一本书主义”。2 这类研究看似专精，实则丢失了文学批评应有的

高度和广度，终究会画地为牢、故步自封。打破学科壁垒是近些年国内外提

出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大人文素养等概念的核心内涵，也是我国新文科

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文科》正是这样一部跨学科、跨学界、跨领域的破圈之作，这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在综合文化语境中探讨国别文学的发生与嬗变。

朱振武指出，如果只从文学层面出发对美国文学的各种文学样式进行发生学

上的阐释，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由多元谱系形成的国家的文学来说，难免会显

得捉襟见肘，有时甚至力不从心。3 鉴于此，朱振武借鉴美国学的研究成果，

在系统考察美国文化的本土谱系、族裔谱系以及文本外谱系的基础上，对多

元文化语境下美国小说的本土化历程进行了学理考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立

体多维的发展图景。另一方面，运用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学

科知识对作家作品进行立体分析。例如，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阐释威廉·福

克纳的创作发生和艺术特色，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舍伍德·安德森《小城

畸人》（Winesburg, Ohio，1918）的深沉关怀和现实意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

探讨丹·布朗系列小说的叙事优长和当下启示，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海明威的

现代派创作等等。此类研究都实现了学科跨越，以宽阔的学术视野对文学经

典进行了新阐释。

《新文科》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是，学科或许可以作为某种知识分类的

依据，却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边界。这首先是因为文学本身是蕴含丰富、与

时俱进的。作家用或朦胧或犀利的笔触捕捉隐秘的人性，用或温情或冷峻的

笔调描绘多元的生活，用字里行间的灵感闪现揭示历史的永恒，以各自独特

的风格成就了经典的无穷魅力。面对如此鲜活的研究对象，研究者若是储备

不足或视域狭窄，不仅难解文学之妙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驰。再者，如今人类

社会面临许多复杂的新情况。生态环境、人工智能、新冠疫情等带来的生存

难题和伦理困境都在文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要探讨这些新问题，仅仅依靠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朱振武：《新文科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21 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朱振武：《新文科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Ⅵ。

3　 参见 朱振武：《新文科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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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学科知识是万万做不到的。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微观研究，《新文科》

一书都突破了单一的文学知识，在学科交叉和知识交互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思

想火花，赋予经典作品新的生机活力，为读者带来新的发现和启迪。这样的

新文科理念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边界，为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细推文理：回应时代新需要

破圈探索固然重要，文学研究却不能脱离文本这个核心，否则便会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走入另一个泛化甚至异化的极端。研究者要在充分尊

重各学科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拓展批评方法和视角，做出恰如其分、入时入世

的阐释。这也是《新文科》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

不难发现，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还是对某一文学思潮的学理性阐释，《新

文科》都是在文本逻辑的层面上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的许多作品都是对其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进行二

次修改而成的，这是福克纳创作生涯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194）。《新

文科》以福克纳两个版本的《熊》（“The Bear”）1 为研究对象，对中篇小说

增益的文本细节进行了考察辨析，最终洞见福克纳的思想嬗变和生态伦理观

念。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是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的效果

美学大师。《新文科》立足爱伦·坡的创作实践，从作家本人关于创作的著

述中挖掘相关资料，并辅之以其他评论家的评价，立体多维地论证了爱伦·坡

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宗旨，阐明新与奇的结合、和谐的统一和理性的掌控是他

实现效果美学的主要手段。这些立体多维的论证都是围绕文本展开，也是为

文学研究本身服务，而非从某种先验结论出发，更不是为某种既有理论服务。

与此同时，《新文科》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力图挖掘经典文学作品的当

下意义。文本与创作语境密切相关，越是卓越的作品越体现着作家对社会、

对人生的忧思和关怀。对现实的观照不仅是作家创作品格的试金石，也是衡

量研究者学术格局的重要参照。《新文科》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旨在从文学

经典中吸收有利于当下社会及本民族发展的养分。例如，在探讨美国作家西

奥多·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时，《新文科》以

小说中的城市移民问题为核心，提出男性主导的工业化造成了女性城市移民

的信仰崩塌和道德迷失，使她们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由此引发对当

下物质繁荣的反思。在揭示《一只白苍鹭》（A White Heron，1886）的主题

意蕴时，《新文科》提出作品所展现生态忧患意识对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具

有重要的意义，而探究“丹·布朗热”的旨归则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求可

资借鉴的策略方法。“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文科》中

1　 短篇小说《熊》创作于 1941 年 11 月，并于 1942 年 5 月 9 日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中篇小说《熊》最早收录于小说集《去吧，摩西及其他故事》（Go Down, 
Moses and Other Stories,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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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具有现实关怀和人文温度的批评实例不胜枚举。

“新中国 60 多年的外国小说研究中，英美小说一直受到较多关注。尤其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英美小说的研究成果成倍超出其他国家和地域的小

说研究”（申丹 王邦维 199）。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美国文学作品都值得拿

来阅读和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应当有自身评判和遴选的标准和机制，

而其中一条就应当是这部文学作品是否能给当下的文学文化和现实问题带来

启迪。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获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快捷和便利。当代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将自己定位为知识的搬运工，扎入

故纸堆中做完全形而上的文学研究，而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将学科内外的知

识统摄起来解决新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赋予文学研究以时代价值，使之成为

能够回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之学。

三、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新舞台

20 世纪以降，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冲击，在思想启蒙、

政治变革、文化心态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与

西学东渐相伴而生，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如今

我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但对西方理论顶礼膜拜的盲从心态却仍

旧残存。有学者认为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概念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

（Hiram College）率先提出。1 事实上，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改革“只是对传

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

之中，根本上仍是从技术的应用角度着眼”（陶东风 8）。我国所倡导的新

文科是在“新学科”的总体推进下进行的，“本质是要建立培养 21 世纪所需

人才的新模式，而不是简而化之的所谓‘教学改革’”（刘建军 21）。“所

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顺理成章的当然应该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

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王学典 5）。由此可见，新文科是我国学科

建设的创新实践，引领和昭示着中国学术转型的新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期，在21世纪步

入了理论批评的时代。理论的运用为解读文学作品打开了新的大门，重新挖

掘了许多曾经被忽视的文本，也赋予经典作品以新的生机。但运用西方模式

也使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和学术范

式；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

是”（陈众议 7）。一些缺乏思辨精神的研究者一头扎进西方文学理论的汪

洋大海，用理论强制肢解文本，又用文本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到头来丢失自

我，为西方理论做嫁衣。朱振武提出：“研究外国文学，我们首先要有自己

的立足点，要有中国文学文化的视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视角，光是从英国

1　 See Lori Varlotta, “Designing a Model for the New Liberal Arts”, Liberal Education 104 (2018):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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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到英国（美国）文学，我们就很难跳出西方人思维的窠臼”

（Ⅲ）。

《新文科》正是这样一部具有本土视角的学术著作，它充分体现了中国

学者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自信。首先，研究者可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文学

术语进行自主阐释和生发，而不需要套用西方理论。“范式（paradigm）”是

文学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却经常被滥用或误用的术语。朱振武用精当的语

言对“范式”的内涵进行了创新阐释。他提出“任何作品都可经由一定的辨

认方式将之看成是两种形态构成的，其一是呈现于作品表面、可具体察视的

现象形态，其二是隐蔽于现象形态之后，因而难以在创作与阅读中发现的范

式形态”（85）。其中，“范式形态”起着组织表面材料的主导作用，始终

是评论家们关注的对象，尽管种类繁多、名称不一（诸如“结构”“形态”“典

型”“原型”“母题”等），但都可以用“范式”一词概括。这一细节充分

体现了作者的话语自信。在分析海明威小说的美学创造时，朱振武没有套用

固有理论，而是用本土话语对海明威的美学风格进行阐释，提出含蓄、隐身

法和简约法是海明威独特的美学创造，这些手法使海明威创建了不同于任何

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的小说理论。这无疑是在充分融通中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做出的独立判断。这种话语自信和理论创新意识贯穿《新文科》之中，构成

了著作的一大亮色。

这种敢于定义的批评自觉与朱振武学跨中西、涉猎深广的学术背景密切

相关。朱振武是一位具有深厚中国文学文化功底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他在威

廉·福克纳、爱·伦坡、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非主流”英语文学、非

洲文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事实上他还是一位在古典文学方面颇有

建树的学者。朱振武曾出版专著《<聊斋志异 >的创作发生及其在英语世界的

传播》1，且在《文学评论》《明清小说研究》《蒲松龄研究》等重要杂志上

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论文 2。双重文化积淀使得朱振武能够用中

国学者的视角看待外国文学，清晰辨识西方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站在中西

文化的交汇点上批判性吸收域外文学的优秀养分，而不盲从西方评论家已有

的评论。朱振武还是卓越的翻译家和文学创作者，他翻译的丹·布朗系列小

说在国内引起轰动，他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辞精巧、恳切动人。正

是这样的多重角色和跨界身份使得朱振武对文学有着独到而深入的见解，从

而阐发深入腠理、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话语。

西方文论是西方文学研究者在长期批评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文学的大致看

1　 参见 朱振武：《< 聊斋志异 > 的创作发生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7 年）。

2　 参见 朱振武：“《聊斋志异》的创作心理论略”，《文学评论》3（2001）：79-88；朱振武：“论

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通俗小说批评的美学特色”，《明清小说研究》2（1996）：22-30；朱振武：

“论《聊斋》创作的心灵流变”，《蒲松龄研究》2（2002）：24-31 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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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观点。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可以拓展我们思索的广度和深度，帮助我们

形成深入的文学批评观。但是我们更应认识到，每一种既有理论都生成于特

定的历史语境，并非放之四海皆准，更不能生搬过来肢解所有文学作品。朱

振武提出：“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人云亦云，唯西

人外人之马首是瞻，不是要仰人鼻息，做人家的传声筒或注释人，而是应该

走进世界，特别是英语世界，与国外学界特别是英语学界直接对话”（496）。

而这也正是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担当与使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走过了 7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美国文学的相关研

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与之前已有的研究著作相比，《新文科》的新颖之处

在于这是首部从新文科理念出发，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当代外国文学研究新

路径的学术著作。它考论结合，深入浅出，旧题新解，体现了作者横跨中西、

融通百家的深厚学养，展现了关怀现实、服务当下的责任担当，是新时代语

境下构建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和批评机制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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